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
这是 12 月 1 日第 30 个“世界艾滋病日”公益主题歌曲《拥抱你》中的一句。说起艾滋病，有人用“五味杂陈”

来形容。病毒进入人的肉体，恐惧与误解也随之渗入他们的人生——这是一种需要用药抵消病症、用爱与“污名”
争斗的疾病，身心兼治，方有未来。

在地球上，平均每分钟都有一个孩子死于艾滋病，有超过 1500 万的儿童因为艾滋病而失去父母。正如今年艾滋
病日的主题“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所言，面对痛楚，何以抗衡？唯有爱。

在 11 月末以来的采访中，我们见到了太多心中有爱的人：既有湖南艾滋病治疗第一人、多年来在朴素的研究室
里勇敢作战的老教授，也有成立公益组织，免费为惊恐的患者带去希望的年轻人；既有守在大山深处，为那些无处
可去的孩子带来一个家的“姑姑”，也有为关爱患病人群而奋笔疾书的女作家……他们的种种，无一不在这个寒冬里，
带给了我们最深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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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之名，与艾同行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章清清 吴小兵

“湖南艾滋病治疗第一人”——郑煜煌

“你先出去一下，我要跟郑

教授谈谈。”黄芳（化名）转头，

轻声细语地对男友周铭（化名）

说。

周铭神色复杂，但还是默

默地走开了。

他一走，黄芳淡然的表情

就挂不住了。她捂住了脸，良

久才问：“教授，我和他是完了，

还是可以走下去？”

坐在黄芳面前的教授叫郑

煜煌，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艾滋病研究室的“主人”。他

于 2001 年创建湖南首个艾滋

病科研单位及专科门诊，收治

湖南首例艾滋病患者，并开始

了我省第一例成人艾滋病抗

病 毒 治疗；2003 年开展了湖

南首例儿童艾滋病抗病毒治

疗；2006 年阻断了湖南 首例

艾滋病母婴传播……16 年来，

郑煜煌屡创湖南艾滋病治疗的

“第一”。

郑煜煌的身份，也是黄芳

内心煎熬的原因——2016 年，

在外打工的男友周铭因为不洁

性行为感染了艾滋病，彼时她

正在常德的家中期待着他们的

美好未来。

“我最初见到他们的时候，

周铭很后悔，在我面前哭了很

久，甚至跟黄芳提出 ：‘我们

 每一个与艾滋病抗争的

患者还有他们的身边人，都让

郑煜煌感触很深——艾滋病

考验的不仅仅是医疗技术， 

还有亲情、伦理和人性。

今 年 10 月， 娄底的老 钟

（化名）来到了郑煜煌的研究

室——因为肿瘤准备接受手术

的老钟，在术前检查中发现患

有艾滋病，且已经到了晚期。

老钟家里有两个女儿，大

女儿钟洁（化名）已经结婚生

子，二女儿还在读书。刚开始

检查的时候，郑煜煌发现，只

有老钟的妻子和一脸不情愿的

大女儿过 来陪同，老钟的女

婿根本没有露面。肿瘤手术后，

郑煜煌开始为老钟准备后续

的艾滋病治疗方案。此时，钟

洁找到了郑煜煌。

“ 她 问 我 ：‘ 我 爸 爸 这 病

花钱还有底不？我不想给他治

了。’我就问她，‘为什么不想

治了？’”钟洁告诉郑煜煌，自

己的母亲为人善良，养猪种地

样样都干，还要带孙子，日子

过得辛苦，而老钟平时在家

好吃懒做 、打牌赌博，而且“还

在外面有人，对不住我妈”。

“我爸得这个病是他自找

的！如果是别的病还好说，但

这个病我不想给他治。我和我

老公打工的收入也不高，妹妹

还在读书，我们还有孩子要养，

这个钱我花不起。”钟洁这样

阐述她想放弃父亲的理由。

“当时我就问她 ：‘那你觉

得现在的治疗效果如何？’她

回答说：‘治疗效果是可以的。’

我接着就说，这一次是集中把

大钱花了，以后的治疗，没有

这么大的开支。而且，这是你

的亲生父亲，我不是很赞同你

放弃他。子女犯错，老辈人会

选择原谅和教育；那为什么长

辈犯错，我们要如此严苛对待

呢？你如果抛弃他，他很快就

会失去生命。从伦理的角度来

说，抛弃父亲是不对的。”郑

煜煌如此劝说钟洁。

最后，钟洁接受了郑煜煌

的建议，坚持了下来。“经过

治疗，老钟目前好好活着，家

里人也都没有被感染。”郑煜

煌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在他接诊的对象中，有近九成

的人会单独前来，两夫妻一起

来的很少，有的人甚至是让老

母亲陪着来。《艾滋病防治条

例》规定了感染者有义务告诉

其配偶或者性伴侣病情，但这

条规定在现实中缺乏约束力。

“在现实中，患者存在诸

多顾虑，不少会选择隐瞒病

情。”郑煜煌说，虽然查出来

是艾滋病就分手、离婚的恋人

和夫妻不在少数，但根据他的

统计，有超过七成的夫妻，即

便是一方查出艾滋病，也还是

维持了家庭关系，没有离婚，

“善良的人还是大多数，你看

老钟家，不就是这样的么”。

亲人之爱 ：“爸爸犯了错，我们得给他改的机会”

恋人之爱 ：“我若在这个节骨眼离开， 他会死的”

湖南艾滋病
治疗第一人
郑煜煌为湖
南第一名感
染艾滋病的
患者进行诊
疗。

到此为止吧。虽然从大学同学

到恋人，我们的感情很深，但

我 不能 误 你 终 身， 我 犯的错

应该由我来承担后果。’看得

出来，黄芳也很矛盾，一直举

棋 不 定。”11 月 24 日， 在 研

究 室 里， 郑煜 煌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讲述了这对恋人的

坎坷故事。

当时，郑煜煌为周铭做了全

面检查，发现周铭的病情已到

了中期。经过针对性治疗，三

个多月后，周铭有所好转，病

毒指数也降了下来——但陪同

而来的黄芳却显得心事重重。

这一次，在特意让周铭回

避后，黄芳才一股脑的向郑煜

煌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苦闷。

从黄芳的话里，郑煜煌得

知，她现在最纠结的就是感情

和现实的取舍，“我的父母本就

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现在他

又感染了艾滋病，我更不敢跟

家里人开口”。

黄芳还说，为了让她离开，

周铭故意和她吵了几架，“虽然

他嘴上说要我走，但我看他那

个眼神，知道如果我走了，他肯

定会放弃生命的。这样一来，

我真不忍心离开他”。

见黄芳如此善良，郑煜煌

很感动。“我告诉 她，这个病

是可以治疗的，而目前的研究

数据也表明，艾滋病人的预期

寿命几乎可以达到正常的人均

寿命。只要处理得当，身边人

也不会被感染，可以正常生育，

相爱的人是可以过一辈子的。”

除了在医学上给黄芳解惑，

郑煜煌还鼓励她，人这一生总

有困难坎坷，也会犯很多错误。

关键是，艾滋病患者需要患者

自己、医务人员、家人和社会

的理解，四者缺一不可，“既然

你和小周感情这么深，那你可

不可以给小周一个机会呢”？

郑煜煌告诉记者，因为艾

滋病的属地治疗原则，周铭拿

到治疗方案后，便一直在当地

医疗机构继续治疗。“前两个月，

两个人再来我这里，我一看，嘿！

大姑娘小伙子都漂漂亮亮、神

清气爽，黄芳很开心地告诉我

说：‘郑教授，我们要结婚了！’”

中国首家艾滋病关爱中心——
怀化市洪江区关爱中心

无私之爱：
守护无处可去的孩子们

11 月 28 日清晨 6 时，阳光刚刚从远山的

罅隙里透出来，郭福宁和另外两个姐妹开始

准备 5 个孩子的早餐，锅碗瓢盆的声响尽量

轻细，以免吵醒孩子们甜美的梦。

徐京洪骑着摩托车正往山顶上赶，车子

在山谷间发出清脆的轰鸣。作为中国首家艾

滋病患者关爱中心——怀化市洪江区关爱中

心主任，从 2004 年洪江区政府与澳门利玛窦

社会服务机构共同创建关爱中心起，他在这

条山路上已经奔波了13 年。

徐京洪是洪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

作人员，而包括郭福宁在内的三位女性志愿

者则由澳门利玛窦指派。志愿者们为入住的

艾滋病人提供生活起居、临终关怀等服务，

疾控中心负责医疗救助和降病毒等方面的帮

助——当然，这些都是免费的。

目前，在关爱中心生活的有 8 名成人和 5

个孩子。他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排斥，都

是“无处可去的人”。

身体里的“坏小人”

“姑姑，我不想吃这个菜，可以吗？”

6 岁的楠楠（化名）挑出碗里的菠菜，

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郭福宁。

在关爱中心，孩子们都管郭福宁几个

叫“姑姑”，叫得多了，那些比她们年纪

大上一截的成年人，也都跟着叫“姑姑”。

“不可以的，姑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们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坏小人，平时

坏小人是睡着的，可如果我们不好好

吃饭补充营养，坏小人就会醒来，和我

们捣乱。菠菜是有营养的，所以要乖

乖吃掉。”对于孩子们身体里潜伏的艾

滋病毒，郭福宁并不避讳，她会用讲

故事的方式让孩子理解他们的病。

听到有营养，而且能打败身体里的

“坏小人”，楠楠把菠菜吃得干干净净，

一片叶子也没留。

孩子们吃完后，会排着队自己洗碗。

他们的被子自己叠，衣服自己洗，宿舍

也是自己打扫。“会有意识地培养他们

独立自理的好习惯。”郭福宁说。

除了比一般的孩子更加懂事乖巧，

这些孩子从来都不打架，这也是郭福

宁她们从小悉心教育的结果，“打架会

造成受伤出血，病毒会通过血液传播”。
（下转 A04 版）

扫一扫转发此文，
以爱之名疗“艾”
之伤。

●“湖南艾滋病治疗第一人”的难忘经历 ●老教师与她的五个艾滋病学生 ●艾滋病患者的“终极三问”


